小议《红楼梦》诗词与人物塑造

广东省技师学院  邱媛

【摘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巧妙地把封建社会长期积累起来的诗词曲赋创作技巧统统镶嵌焙铸进小说的故事情节里，使“诗歌”成为整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故事情节浑然一体，对塑造人物形象发挥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红楼梦》    人物塑造     诗词
《红楼梦》中的诗词，无论是从诗词本身的艺术水准看，还是从它们与所属人物性格特征的吻合程度看，都堪称典范之作。尤其是后面一点，更是红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作品中的诗词贴切地反映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与才华，成为我们观察书中人物性格的直接证据。
一、利用诗词塑造刻画人物形象
《红楼梦》运用诗词塑造人物，不像其他古典长篇小说那样，简单地以所谓“有诗为证”对人物作外貌的描绘，而是着重在揭示人物的内心状态，展示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林黛玉和薛宝钗是“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中两个对立面的女主角，为了争夺贾宝玉，她们在爱情的道路上作了表面上看起来平淡静谧，实际上却是你存我亡的殊死斗争。曹雪芹在塑造这两个主要人物时，按头制帽地为她们撰写了许多优秀的诗词，利用对比和映衬的手法，丰富和突出她们的个性。 

林黛玉的诗词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一个“悲”字。她的“哀音三部曲”－－《葬花吟》（第二十七回）、《代别离•秋窗风雨夕》（第四十五回）、《桃花行》（第七十回）、以及《题帕三绝句》（第三十四回）为其中代表。这类“自谶诗”是林黛玉悲剧命运的自我写照，预示了她的悲惨结局。如《葬花吟》一诗中，诗人以暮春落花自况，从多个视角谴责境遇，表露心迹，宣泄愤恨：“独把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的伤感；“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的憧憬；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销香断有谁怜？”的惋惜；“柳絮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的谴责；“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的自诩；“尔今死去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绝望。这首诗写来声声无奈，字字泣血，句句哀鸿。《代别离•秋窗风雨夕》全诗围绕一个“秋”字，把一个风雨连宵的秋夜，渲染得无比萧条冷落、凄切惨淡；把一个处在风雨交加的秋夜中，彻夜不眠的少女形象，表现得无比孤独愁闷，忧愁伤情。这充分反映了林黛玉身受封建势力重压而又不甘屈服，不满黑暗现实，而又找不到出路苦闷彷徨的心理状态。《题帕诗》三首七言绝句是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情宣言。三首诗通篇写泪，她以“抛珠滚玉”、“点点与斑斑”的眼泪向宝玉诉说心中的万种柔情和深深爱恋。这些诗词充分反映了林黛玉不同的精神面貌。 

再如林黛玉的《咏白海棠》（第三十七回）、第三十八回的三首菊花诗：《咏菊》、《问菊》、《菊梦》（第七十回）对塑造个人形象方面，同样起了重要作用。《咏白海棠》中的“碾冰为土玉作盆”表现的是纯洁坚贞的叛逆者形象。“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写她鄙视污浊世俗，不向恶势力屈服的坚贞品格。她的三首咏菊诗有“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咏菊》）高洁品质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有“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问菊》）不随波逐流孤高个性的自诩；有“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菊梦》）无法排遣的幽怨和情意。 

待选才人入宫无望的薛宝钗，进不了皇宫后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大观园里，谋取宝二奶奶的位置。于是她随从随分，阿谀奉承，竭尽所能，不择手段，以达到个人目的。她的诗词没有林黛玉的多，但在个性化这个方面，也有鲜明深入的揭示。《大观园匾额题诗》旨在描摹和颂赞大观园的秀丽景色，而她却在《凝晖钟瑞》一诗中，借题发挥，尽力奉承元妃一番，“睿藻仙才瞻仰处，自惭何敢再为辞？”，并在字里行间，如“帝城”、“祥云”、“凤来仪”、“文风”、“孝化”等，暗示了自己向往宫闱生活的想法和愿望。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是一个经史子集无所不知，诗词曲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样样在行的博学多才的才女。曹雪芹通过《画菊》一诗，刻画出薛宝钗熟娴画艺（“聚叶泼成千点墨，攒花染出几痕霜。”），自负不凡（“诗余戏笔不知狂，岂是丹青费较量、”）的才能和个性。假如说，菊花诗主要是突出林黛玉的性格的话，而螃蟹诗则是曹雪芹有意识地为薛宝钗打造个性了。《咏蟹诗》仅有三首，分别为贾宝玉、林黛玉和宝钗所作。贾、林对螃蟹皆持同情的立场，其中宝玉的“饕餐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借螃蟹横行无忌，腹内无肠，自况行为无所忌惮，心中没有仕途经济、孔孟之道。这是他“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的另一种表述。林黛玉则以“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为螃蟹喊冤，并满腔热情地赞美螃蟹“铁甲长戈死未忘”的斗争精神，这正是她叛逆精神的自我写照。而薛宝钗却摆出封建卫道者的身份，指出螃蟹的“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借此斥责不守礼法常规，背弃经济仕途，离经叛道的人，而这些人最终都不免像螃蟹一样，“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粟香。”落得悲惨的下场。薛宝钗对螃蟹的议论明显地有的放矢，无非是针对宝玉和黛玉而发的。这也反映了钗、宝之间思想的矛盾和钗、黛思想感情的尖锐对立。《临江仙》是薛宝钗独占鳌头的代表作。它挖掘了薛宝钗灵魂深处的东西，那就是她一心一意维护封建礼教，不择手段地去争取做封建豪门的主子，登上宝二奶奶的宝座。她的词一反其他人，如林黛玉、贾宝玉和贾探春等，因柳絮飘零的特点，而采用伤春惜春、忧时伤世的写法，以通达激进的感情，描绘了柳絮簇拥纷扬向上的景象。她积极笼络有利势力，以期掌握主子地位，“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她岂肯委身下嫁，居人之下，失去宝二奶宝座，“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她抱着对封建势力绝对的信心，随从随分，死心蹋地等待机遇的到来，“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她信心十足，坚信一定会出人头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清云”。这首诗揭示出一个踌躇满志，野心勃勃，处心积虑的生动人物形象。 
此外，《红楼梦》其他较重要人物的个性，也在有关的诗词中得到展现。例如史湘云的白海棠和韵二首（第三十七回）中的“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欲离魂”、“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以及《对菊》、《供菊》（第三十八回）中的“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隔坐香分三径路，抛书人对一枝秋”等诗句写来跌荡有致，潇洒豁达，体现她本人豪放爽朗的个性；贾探春的大观园匾额题诗《文采风流》（第十八回）中的“珠玉自应传盛世，神仙何幸下瑶台！名园一自遨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就充满浓厚正名分的意味，这不是她翼求摆脱庶出名分思想的曲折反映吗？；李纨的《万象争辉》（第十八回）写来谦让平和，也和她安身立命，愿受命运主宰，不与人争的思想个性相符；贾雨村《诗联》（第一回）中的“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生动地刻画他往上爬，求取功名利禄，依傍统治阶层的强烈追求。就连那个胸无点墨的薛蟠，写的一句非常粗鄙的歪诗，也化龙点睛般突出了他不学无术、下流低俗的品格。 

曹雪芹根据人物的身份地位、文化素养、思想志趣、性格特征，巧妙地配合了他（她）们的身世、阅历、遭遇、命运和结局，呕心沥血地创作了这些诗词，为整部《红楼梦》增添了许多亮采。 
二、用诗词烘托人物的悲剧气氛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人间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红楼梦》把晴雯这个聪明美丽的少女写得光彩四射，楚楚动人，又把她的结局写得让人刺心搅肺，心酸泪落，引起人们深沉的思索。“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天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晴雯聪明伶俐，心地纯洁，双手灵巧，是怡红院里最拔尖的女孩子。虽是奴婢，但她性格刚烈，疾恶如仇，有话便说，从不巴结谁，这也导致她在“绣春囊事件”中被王善保家的阴毒地使了手脚，在她病体支离的情况下，被赶出大观园，在她那个不成器的哥哥的又破又脏的家里凄凄惨惨地死去，年仅十七岁。
其实，《红楼梦》大部分的诗词都蒙上悲情的面纱，所谓“哀鸣之音，遍被华林”。不用说林黛玉大部分诗词悲情化的主调特别浓郁，就连其他人物的诗词也同样不时散发出凄楚呜咽之音。由于金陵十二钗的结局都得不到善终，尽管性格通达如宝钗或潇洒如湘云者，也无可避免地为自己不可臆测的命运，在诗词中吐露自己的哀愁。薛宝钗的《咏白海棠诗》（第三十七回）中“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的诗句，为自己的花容月貌，玉洁冰清，何去何从，前途未卜感到彷徨惋惜；史湘云的咏絮词《如梦令》（第七十回）就有“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吐露出好景易逝，韶华难在的嗟叹，而在《白海棠和韵》（第三十七回）诗中，“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湘云的悲情就显得益发强烈了。这些悲情化的诗词为《红楼梦》的悲剧性主题作了极好的铺垫和渲染，体现出《红楼梦》的悲剧色彩。
三、诗词暗示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人物命运的结局

小说第五回，贾宝玉随警幻仙子到太虚幻境薄命司，看到有关“金陵十二钗”的判词。虽然每首判词都只有几句话，到无一例外地暗示了人物的命运变化。在故事发生之前，曹雪芹通过各种方法预先隐写人物的未来命运，是《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在艺术表现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如元春的判词“二十年来判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 预示着风光的元妃，却在宫廷的明争暗斗中含恨而终，死得不明不白。
除了这些具有明显的预示性的的判词和歌曲之外，人物平时风亭月榭、咏柳吟花的诗歌甚至所作的灯谜也常常是“谶语式”的。如无论是林黛玉的《葬花吟》还是席上行令时她抽到的花名签（如“莫怨东风当自嗟”），都是暗示了她后来因宝钗取代她做了“宝二奶奶”而含恨而终的结局。正如鲁迅在《坟•论睁眼看》所说，人物命运“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使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

《红楼梦》诗词这种“谶语式”的表现手法，就其艺术技巧方面来说是十分成功的，它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一种探知的欲望，引导读者一步步往下读。而在终于完成阅读的时候，再回顾这些诗词，则得到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因此，即使鲁迅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消极的宿命论观点，却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写作手法的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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